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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 8 日，寒露节气如期而至。此时，
北方多地秋意正浓，南方地区菊黄蟹肥。人们常
以登高、品蟹、赏菊、吃花糕、饮寒露茶等习俗
来感受秋天的美好。

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节气，也是
秋 季 的 第 五 个 节 气 。 相 对 于 名 称 中 同 样 包 含

“露”字的白露节气，寒露时节气温更低，地面
的露水更冷，即将凝结成霜，气候从凉爽转向
寒冷。

露气寒冷，秋至此深

“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元代吴澄
在编著的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这样描述寒露。

寒露之“寒”，在气象学上有着明确的意义。
寒露前后，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更加活跃，暖湿气
流日渐衰退，干冷的北风逐渐成为主流。北风吹
走了暑热，送来了凉爽和一丝寒意，秋季前沿也
抵近南岭，江南大部迎来秋天。

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
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

大雁在白露时节开始南飞，到了寒露，最后
一批雁群还在南飞的路上。在古人看来，先至者

为“主”，后来者为“宾”。寒露时节，最后一批
南飞的大雁姗姗迟来，如同赴宴的宾客。一个

“ 宾 ” 字 ， 写 出 的 是 雁 阵 将 尽 、 秋 意 将 阑 的 时
序感

“雀入大水为蛤”则是一个带着几分浪漫的
“误会”。古人通过观察发现，深秋天寒，田野间
的雀鸟忽然隐匿无踪，海边潮间带的蛤蜊却多了
起来，贝壳的条纹、颜色又与雀羽相似，古人便
想象成雀鸟潜入大海化作了蛤蜊。

《国语》 云：“雀入大海为蛤，盖寒风严肃，
多入于海变之为蛤。此飞物化为潜物也。”虽不
合今日的科学，却透露出一种朴素的生命观——
万物在季节轮回中各有归处，飞物入水，待时
而生。

三候“菊有黄华”，古人认为百花俱随阳气
盛开于春夏，独菊花应阴气而绽放于深秋，其色
恰应“季秋土旺之时”。萧瑟秋意中绽放的黄色
花朵，让菊花成为秋日微寒风中的醒目亮色。

雁阵的行止、雀鸟的隐现、菊蕊的初绽……
节气物候背后，是古人“以物候为历法”的观察
方式。节气是日历上的特定时间刻度，更是写在
天地间的生命节律。人们在这仰观天文、俯察地
理的传统中，感知、应和着自然的呼吸。

顺时而为时而为，，菊黄蟹肥菊黄蟹肥

如果说物候变化写在天地山川中如果说物候变化写在天地山川中，，那么节俗那么节俗

就 是 落 在 田 间 地 头 和 生 活 杯 盏 碗 碟 之 间 的 烟
火气。

农民与节气赛跑的身影，构成了深秋的扎实
底色。寒露是农业“三秋大忙”的时节。北方大
部分地区昼暖夜凉、晴空万里，对秋收颇为有
利，多地冬小麦需要抢墒下种。南方则面临“寒
露风”的考验。此时晚稻正处灌浆关键期，冷空
气引起的明显降温会使水稻空粒增多、造成减
产，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称之为“寒露风”。

寒露与重阳前后相邻，两节的习俗便交融在
一起。登高望远是这一时节的盛大活动。秋日登高
又被称为“辞青”，踏青是迎春，辞青是送秋，一迎
一送之间是人们对季节更替质朴而庄重的告别。

饮食方面，寒露的时令风物各有讲究。农历
九月又称“菊月”，此时菊花竞相盛开，赏菊、
饮菊花酒更是一大雅事。菊花酒的做法古已有
之。记录了汉代众多社会风俗的 《西京杂记》 中
说：“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
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

此外，人们还有在寒露节气制作、食用花糕
的习俗。“糕”与“高”谐音，寄托着人们对生
活步步向上的美好心愿。江南地区还有寒露时节
吃螃蟹的习俗，此时螃蟹丰腴肥美、菊花开遍，
正是品蟹赏菊的好时候。

一些地方还有饮寒露茶的习俗。每年寒露节
气前三天和后四天所采之茶被称为“正秋茶”，
是秋茶中的佳品。这些茶叶生长期足够长，因此
其茶香更为浓郁，特有一缕甘醇清香，口感也较
为甘甜。

由农事到食俗由农事到食俗，，由登高到赏菊由登高到赏菊，，寒露的民俗寒露的民俗
丰富而多彩丰富而多彩。。在季节转折处在季节转折处，，人们既有抢抓天时人们既有抢抓天时
完成农事的迫切完成农事的迫切，，也有借应时吃食也有借应时吃食、、应景活动调应景活动调
养身心的雅致养身心的雅致。。所谓顺天应时所谓顺天应时，，正是这一饭一正是这一饭一
蔬蔬、、一登一望间的具体安排一登一望间的具体安排。。

萧然诗意，向暖而生

露，是中国文学的经典意象之一。
对于寒露对于寒露，，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不少脍炙人

口的作品口的作品。。唐代元稹的唐代元稹的 《《咏廿四气诗咏廿四气诗··寒露九月寒露九月

节节》》 中中，“，“寒寒露惊秋晚”的一个
“惊”字，道出节气推进之疾；
末句“因知松柏志，冬夏色苍
苍”从物候转入品格，松柏不
惧寒暑、四季苍翠，正是君子
坚贞不屈的写照。

宋代苏轼则于 《水龙吟·露寒烟冷蒹葭老》
中写出人间秋日苍茫的感怀。“露寒烟冷蒹葭老，
天外征鸿寥唳。”荻芦渐衰，远天鸿雁掠空，其
鸣清寥，声声入耳。当此深秋，万物趋寂，云淡
天高，风物萧然。人立于此，顿生时序流转、天
地清绝之思。

唐代白居易的 《池上》 则写出另一种秋境：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
叶犹青。独立栖沙鹤，双飞照水萤。若为寥落
境，仍值酒初醒。”凉风袅袅，洁白的兰花绽放，
荷叶犹带青绿色，沙鹤独立而水萤双飞，万物自
有一份秋日的静美，也引出诗人对生活与世事的
深邃哲思。

此外，还有唐代戴察的 《月夜梧桐叶上见寒
露》“滴沥清光满，荧煌素彩寒”，写月下露珠的
清冷光华；唐代王昌龄的 《斋心》“紫葛蔓黄花，
娟娟寒露中”，则以寒露映衬幽居之趣。

唐代孟郊与友人别离之时，写下的“秋桐故
叶下，寒露新雁飞”更是尽显豁达。诗中，一个

“新”字尤为传神——落叶虽是旧物，南飞的雁
阵却携着来年重归的生机，亦有希望蕴含其中。
与友人别离固然不舍，但彼此的深情厚谊和对友
情的珍视同样坚定。

《周易》 中说：“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寒暑
交替推移，成就了岁月的流转与万物的生长收
藏。寒露正是这一“推”字的体现——暑气已
尽，寒气渐生，万物由繁盛转入收敛。繁华落
尽，方见真淳；秋深露重，始知温暖。

一滴寒露，照见时序，更照见人心。

露凝秋露凝秋晚晚    雁度霜初雁度霜初
本报记者  黄敬惟

我是寒露这天一阵带有霜意
的风。

我从北方来，无形无色。我掠
过芦苇荡的尖梢，带着凉意向南，
与振翅的鸟群一起，在每一双仰望
天空的眼睛里留下痕迹。

我的第一站，是北方湿地保
护区护鸟员老周的瞳孔。

清 晨 六 点 ，我 掀 动 晨 雾 的 边
角，钻进他单筒望远镜的镜筒。焦
距里，一只红胁蓝尾鸲落在枯枝
上，腰羽与尾羽上的湛蓝像一小块
秋日的天空。它振翅而起，老周的
视线追着它抬高，看那抹湛蓝在秋
空深处缩成微粒。其实，秋天里老
周和同事们特意不割芦苇，专门留
出一片片“食堂”和“卧室”，就是为
了让鸟儿有地方歇脚、有东西可
吃。他放下望远镜，在本子上记下
一行字，眼底有一点温热的东西在
打转，既舍不得，又替它们高兴。每
年寒露都这样，像送孩子出远门。

我包裹着鸟群，跳跃到数百公里
外，钻进了一个小男孩的眼睛。

他正趴在服务区路边看蚂蚁，
我呼地吹乱他额前的碎发。一阵清
亮高亢的鸣叫划破长空，小男孩猛
地抬头，瞳孔瞬间被惊奇点亮。蔚
蓝的天空中，雁群排成整齐的“人”
字形，阳光穿透云层，把舒展的羽
翼投射在这双眼睛里。他兴奋地挥
舞手臂，掏出小本子画下一个“人”
字。旁边扫落叶的环卫工停下扫
帚，抬头眯眼看了看，又低头慢悠
悠地扫起来。

我继续往南，在不同的眼睛里接
力栖息，缝合着这条空中航道。

我钻进一只小鸟黑豆般的眼
睛里，替它看了看脚下浩瀚的云

海。鸟群在我的怀抱里舒展羽翼，
我抚平它们飞行的阻力，它们用
欢鸣回应我的护送。傍晚，我带
着鸟群掠过一片南方稻田。几台
挖掘机正在远处作业，却特意绕
开了一整片插着“生态保育区”
标记的浅滩。

最终，夜幕降临，我护送着
鸟群降落在南方湖畔，钻进了年
轻技术员小陈的眼睛。

湖面泛着微波。小陈正盯着电
脑上的实时水情数据，结合巡护员
报来的鸟群动态，盘算着该把水闸
开到什么程度——水位太高，黑脸
琵鹭这样的涉禽就够不着水底的
食物；水位太低，绿头鸭就无法正
常浮游觅食。他像给远客铺床一
样，仔细量着每一种鸟的腿长，琢
磨着它们的觅食习惯。

远 处 传 来 阵 阵 清 脆 的 呼 唤 ，
红嘴鸥和绿头鸭如星雨般倾泻而
下。小陈年轻的眼睛里闪起抑制
不住的欣喜与释然。身后的志愿
者们正轻声将谷物倒入投喂点，
动作很轻，怕惊了刚停落的鸟。

我拂过千千万万个地方，落进
千千万万双眼睛里，托举起千千万
万只飞翔的鸟。在每一道仰望的目
光里，鸟群是匆匆掠过的过客，更
是天地间如约而至的尊贵宾朋，在
寒露这个古老的节气里，与人类完
成一场跨越千里的盛大重逢。

只要天空依然辽阔，我就将
永远吹拂在人类凝望的目光与伸
出的双手之间。等来年春天水暖
冰融，我会掉转方向，变成第一
阵温暖的南风，跟着归来的羽翼，
把每一个关于重逢的奇迹，轻轻
吹进每一双仰望的眼睛里。

我是寒露的一阵风
冯怡佳

■节气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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